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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

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

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

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

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

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

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

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

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

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

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

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

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

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

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

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

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

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

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

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

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

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

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

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

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

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

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

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

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

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

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

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

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

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

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

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

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

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

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

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

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

……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

逐 渐 教 一 些 比 较 常 用 的 文 字 ， 比 如 ： 大 、

小 、 多 、 少 ； 前 、 后 、 左 、 右 ； 东 、 西 、

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

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

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

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

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

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

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

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

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

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

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

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

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

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

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

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

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

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

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

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

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

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

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

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

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

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

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

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

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

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

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

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

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

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

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

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

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

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

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

“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

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

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

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

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

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

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

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

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

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

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

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

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

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

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

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

你先替我掏 3000 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

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

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

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

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

你的钱。”

2009年 11月 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

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

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

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

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

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

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

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

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

“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

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

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

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

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

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

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

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

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

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

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

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

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

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

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

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

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

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

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

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

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

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

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

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

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

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

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

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

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

‘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

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

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

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

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

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

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

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

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5年 2月 13
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

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近平2015年 2月 13日回来，距离

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

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

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

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

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

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

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

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

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

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

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

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

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

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

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

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

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

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

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

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

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

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

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

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

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

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

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

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

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

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

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

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

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

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

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

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

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

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

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

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

‘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

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

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

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

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

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

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

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

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

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

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

没问题，吃的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

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

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

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

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

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

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

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

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

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

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

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

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

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

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

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

“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

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

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

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

心了。”

采访组：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总书记

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

特别是知青生活对 他 性 格 的 磨 练 ， 对 他 人

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

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

联系的。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

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

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

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

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

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

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

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

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

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

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

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

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

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

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

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

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

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

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

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

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

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

老百姓办实事”。他 2015 年回梁家河来，跟

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

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

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

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

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

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

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

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

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

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

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

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

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

我 的 心 一 直 留 在 这 里 。” 其 实 我 所 理 解 的

“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

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

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

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

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一

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

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

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

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

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

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

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

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

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

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

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

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

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

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

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

2002 年 5 月 ， 我 听 说 习 仲 勋 逝 世 的 消

息 。 那 个 时 候 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

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

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

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

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

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

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

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

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

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

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

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

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

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

想 到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的 儿 子 能 给 咱 建 沼 气

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

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

苦 受 难 的 七 年 ， 是 踏 踏 实 实 干 出 来 的 七

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

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 ，

走在前列。”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

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

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

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